
剧名几经更改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吸引“十万人才下海南”，“闯
海”的说法由此诞生。荣获2019

“中国长诗奖”的《闯海歌》就讲述
了主人公从登上火车下海南到最
终在海南站稳脚跟的闯海经历。

“《闯海歌》第一次在长诗里
展示了诗歌表达现实的能力。”陈
丙杰认为，《闯海歌》是对诗歌传
统的接续和复活，由此达到现实
和传统、艺术和时代的互相激
活。“《大海》的改编说明，李少君
的这种诗歌探索形式，具有极大
的美学潜力。”

《闯海歌》的强大感召力，让
同为闯海人的导演邓菡彬感觉

“必须要把这个排出来”。
在《大海》中，邓菡彬通过音

乐剧、话剧、相声剧、影戏、偶戏、
舞蹈剧场、电影剧场等不同手法，
和歌剧、山歌小调、电子迷幻乐、
说唱等音乐形式，以一个背着吉
他走天下的男青年为主线，展示
出了一幅闯海人跌宕起伏的“浮
世绘”。“那个年代的故事很丰富，
我们要通过故事、台词、表现形
式、场布等各种因素，构建出时代
的环境，让观众感受到那个年代
的斑斓，变成闯海‘浮世绘’的一
部分。”邓菡彬说道。

90后观众陈军辉在观看时数
度落泪：“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人，但沉浸在环境当中依然让我
感同身受。看到主人公跟大海搏
斗，我就联想起自己从老家来闯
海、跟命运搏斗，所以深有感触。”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相较于
《闯海歌》，《大海》中新增了不少情
节。例如受美国小说《老人与海》启
发创作的主人公在海中与大鱼搏
斗的场景，以及受英国小说《鲁滨逊
漂流记》启发创作的船只触礁场
景。“除了《闯海歌》本身的表达之
外，我把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李少君
以及那一代闯海人的故事也融入
到了其中。”与那一代闯海人的深
交，让邓菡彬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
源，《大海》因此又多了几条“大鱼”。

除了情节增加之外，该剧的名
字也几经更改。从一开始的《我是
有大海的人》，到《大海》，邓菡彬反
复斟酌，最终删繁就简，敲定了《大
海》这样一个既写实又写意的名
字，“海纳百川，大海是发生奇迹和
造就英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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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艺话剧院总监邓菡彬：

创作要回到

“大海”
文\海南日报记者 习霁鸿

“海南是个很适合创作的地
方。”12月8日晚，在话剧《大海》
的演出现场，海南日报记者对该
剧导演、海南大学教授、省人艺
话剧院总监邓菡彬做了专访。

见识过繁华的北上广，跨
越过太平洋，邓菡彬却选择将
根扎在海南。提及之前有人说

“海南是文化的荒漠”的话题，
邓菡彬迅速回应：“创作要回到

‘大海’，因为‘海’里什么都
有。”

《大海》、骑楼老街三部曲
（包括《水巷口来客》《中山路夜
雨》《得胜沙往事》）、《东坡的悠
长假期》……容纳百川的海给
了邓菡彬取之不尽的题材，也
让他创作出了不少广受好评的
本土题材话剧。邓菡彬把这个
过程称为“捕鱼”。

在“烹制”过程中，邓菡彬又
加入了海南民歌、海南话等大量
本土元素，突出了“海”的味道。
在话剧《大海》中，演员就用海南
话演唱了黎族民歌《久久不见久
久见》，扮演黎族人的演员在演出
中也仅以海南话同其他演员交
流。

“内地观众在听不懂的情
况下仍可以曲尽其意，反而更
具效果。”因为这股“海”的味
道，著名编剧陈涣将邓菡彬创
作的这类话剧称为“海派海口”
话剧，他评价这是“比上海之海
派更深邃的、朝向大南海的大
海派。”

尽管题材带着“海腥味
儿”，邓菡彬却主张要“本土题
材、世界表达”。什么是世界表
达？“观众在看话剧的过程中，
情感被激发出来，和演员产生
了共情，这才是世界表达。”他
用了一个例子来阐释：在排练
话剧《水巷口来客》期间，邓菡
彬邀请了娜塔莎老师到海南指
导，演员们用汉语和夹杂着的
海南话表演，不懂汉语的娜塔
莎老师却表示完全看懂了，并
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和指导。邓
菡彬坚持：“话剧不是关起门来
自娱自乐，而是要架起一座连
接你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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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这世界起
伏变化，我自浩荡
逐梦天涯”。12
月8日晚，由海南
大学教授、海南省
人艺话剧院艺术
总监邓菡彬导演，
改编自李少君长
诗《闯海歌》的话
剧《大海》在海南
大学首演，赢得满
堂彩。很多观众
表示期待话剧加
场，“我要带朋友
来二刷。”

复旦大学文
学博士陈丙杰评
价：“在我的知识
视野里，当代长诗
改编成其他表演
艺术形式的，除了
海子的《太阳弑》
之外，就是《闯海
歌》了。”

闯海精神激活内心力量

“1988年的闯海时代是客观
存在的，后来人可以通过想象回
到那个时代，感受到闯海的精神，
激活自己的内心力量。”因此，邓
菡彬对闯海题材总是情有独钟。

《大海》是邓菡彬创作的第三
部闯海题材话剧。前两部分别是
骑楼老街三部曲之一的《中山路
夜雨》和入选了“2018全国优秀
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海南站）”的音乐剧《我们这一
代》。

《中山路夜雨》通过一个小人
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背井离乡独
自闯海的故事。而在《我们这一
代》中，邓菡彬则以海南大学
1988届的几位毕业生为主角，讲
述了他们留在海南拼搏奋斗的故
事。“我们这一代，为国家战略投
身热作事业建设海南；我们这一
代，生逢改革开放建设海南经济
特区；我们这一代，为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传承接棒、生生不息。”在
经历了经商失败、科研失败后，几
位毕业生重振精神，研究出了新
一代橡胶种植技术，最终获得了
国内国际的认可。“和《大海》中的
浪漫主义相比，《我们这一代》更
偏现实主义。”邓菡彬表示将继续
深耕“大海”，创作出更多闯海题
材的作品。

观众和演员互为环境

须知从来大手笔，不以规矩
成方圆。

在《大海》的演出过程中，演
员会贴近观众，将情境中的问题
抛向观众，一问一答间，就将观
众“拉”进了话剧当中；演员可能
会握住观众的手，互相凝视长达
十秒，炽热的眼神中燃烧着对大
海的向往；在临近尾声时，演员
甚至邀请观众起身舞动，共同为
大海唱一曲赞歌。“看传统戏剧
时，我觉得是我在看这个世界，
但在《大海》这个剧场当中，我认
为是世界在看我。好像每个演
员都在演我，好像我就是剧中每
一个人。”看完首演后，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大三学生张小婉
擦了擦湿润的眼角，如是说。

之所以在互动上“着墨”，是
因为邓菡彬认为，在一场话剧表
演中，观众和演员的地位同等重
要。他试图通过互动“制造共同
体，让观众和演员互为环境。”

邓菡彬举了一个例子。在
过去的一场演出过程中，随着情
节的推进，女演员随机拉起现场
一位男观众，执拗地问道：“你跟
我走吗？”茫然的男观众嗫嚅许
久，羞怯地回答：“我有女朋友
了。”女演员愣怔了一会儿，眼泪
便“啪嗒啪嗒”地掉下来，如同真
的失恋了一般。“同一部剧，每一
次演出的观众不同，反馈不同，
演员随机应变的反应也不同。”
邓菡彬偏头一笑：“大家不是在
机械地演戏和看戏，而是有了连
接，演员也活过来了，观众也活
过来了。就像是海子写的那样，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同时，邓菡彬也尝试突破单

个视角的束缚，为观众同时输出
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多条故事线。

《大海》的其中一幕为多个
闯海人轮流通过公共电话与家
人联系，一个人在通话时，其他
人也各怀心事，或踱步，或瘫坐，
或痛哭。“多条线同时发生，每个
观众自主选择观看哪一条线。”
同时，每个人通话时都会被一旁
的摄像机记录下来，且同步投射
到屏幕上，为身在现场的观众提
供了一种窥探式的全新视角。

“这样的尝试可能是危险
的，也许会遇到‘暗礁’，也许会
被浪‘拍死’，但这艘船一旦开出
海了，就会很嗨。这也是闯海人
的精神。”邓菡彬表示，自己将继
续探索不同的话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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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大海》演出剧照。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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